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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那个初冬，湘江之畔，英雄悲歌令人锥心。数万名红
军将士倒在湘江两岸，践行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誓言。湘江之战，战斗之烈、牺牲之巨，在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
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

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
今天，我们正奋进在新的长征路上。前方，不管遇到何种困

难和挑战，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我们都会更加坚定无惧
牺牲、勇往直前的信念，都会更加具备血性胆气和必胜信心。

湘水汤汤，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编 者

一

我站在橘子洲头，望着湘江水，悠

悠荡荡，流向远方。

湘江之水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湘江，古称湘水。《山海经》写道：

“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

下。”这句话是在说，湘江发源在帝舜所

葬之地的东南一隅，从环绕陵墓所在山

的西侧流过，最后流入洞庭湖。

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

联盟的首领，是三皇五帝之一。按照

《史记·五帝本纪》所述：帝舜三十九年，

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

是为零陵。鉴于帝舜葬九疑（今九嶷

山）是上古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北京

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将

“零陵”这个极久远的古地名归于夏以

前出现的重要古地名，注明其地在湖南

宁远。《辞源》《辞海》“零陵”辞条，第一

语义均释为：“古地名。在今湖南宁远

东南。”由此可见，湘水自远古以来就泛

着中华文明的波光。

谈及湘江，就不能不提其在湘北的

最大支流汨罗江了。汨罗江又以伟大爱

国诗人屈原投江于此而闻名。

两千多年前，一位头戴高冠、广袖长

服、腰挎长剑、目光如炬的诗人，久久徘

徊于汨罗江边。屈原生活在群雄争霸的

战国时期。那是个充满纷争与变革的年

代。湘江见证了战火的烟云，也见证了

楚辞的兴盛。屈原作为我国浪漫主义文

学的奠基人和“楚辞”的开山鼻祖，其文

字也与湘江结下不解之缘。

屈 原 做 过 楚 国 的 左 徒 和 三 闾 大

夫。他一腔爱国热忱，对内主张选贤任

能，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却屡遭楚国贵

族诽谤和打压，先后被放逐到汉北和沅

湘流域，留下了《离骚》《九歌》《九章》

《天问》等传世之作。

我 们 现 在 读《离 骚》，依 然 能 感 受

到屈原行迹中的文化脉动：“济沅湘以

南 征 兮 ，就 重 华 而 敶 词 ；启《九 辩》与

《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诗人渡过

了沅水湘水，一路南行，在临近虞舜的

陵地时，他陈述了自己的忧心：禹之子

夏启从天帝那里得到《九辩》和《九歌》

神曲，不用来祭祀，却令人痛心地用以

安 逸 娱 乐 ，这 简 直 就 是 在 自 我 放 纵

啊。从《离骚》的字里行间，人们仿佛

能看到身处逆境的诗人在流放于湘水

间时，面对国家沉沦和民生疾苦，心急

如焚，只能用诗句来释放内心的愤懑

和呐喊。

湘江之水，浩浩汤汤。那水韵天成

的三湘之美，那楚湘灵动的岳麓之风，

也与湘水一道流淌在中华大地上。博

大精深的湘楚文化，融入了荆楚文化、

巴楚文化的神韵，进而成为中华文化的

重要支脉。

一条北去的湘江，从古至今是多少

文人墨客的灵感之源，多少名篇华章都

与湘水一脉相连。每每读起，人们都能

从中感受三湘文化的丰厚底蕴，领略中

华文化的魅力四射。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

中写出了巴陵郡胜状，一句“北通巫峡，

南极潇湘”，就将洞庭湖所处的地理位

置讲了个通透。洞庭湖的北面，直通长

江的巫峡；洞庭湖的南面，连接湘江。

“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也沿这一脉

络跃然于纸上。

《岳阳楼记》跳出了文人雅士写山

水楼观的狭境，而是以托物言志、寄景

生情，将“上下天光”与“览物之情”熔于

一炉。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已深深植

入中国人的基因。

这 不 禁 令 我 想 到 了“传 承 ”二 字 。

中华文脉是有传承的，爱国情怀也是

有传承的，犹如那蜿蜒曲折的湘江源

远流长。

二

探索湘江，抚今追昔，可领略大自

然的秀美与历史的厚重；漫步湘江，物

换星移，可感悟时代风云的天翻地覆，

可领略当今华夏的万紫千红。

湘江流淌的是时代的记忆，犹如一

位历史的长者，目睹了江山如此多娇，

一时多少英雄豪杰。湘江有种魅力，不

光出自它本身的明澈清秀，也出自其流

域的人杰地灵。

迎着南来北往的风，击着浪遏飞舟

的水，当年，青年毛泽东伫立在湘江之

畔，书生意气，指点江山。

此时，我脚下的湘江在静静流淌，

似在沉思，若在畅想。湘水如有记忆，

那粼粼波光，一定在观层林尽染的风

姿，一定在看万山红遍的神韵。

毛泽东在挥毫《沁园春·长沙》的两

年后，离开了湘江的陪伴，在 1927 年 9

月带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挺进罗

霄山脉。

那里有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

罗霄山脉为湘江和赣江的分水岭，

井 冈 山 也 是 与 湘 江 有 缘 分 的 一 方 宝

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道路铺展开来，就像湘江的潮头，由

橘子洲头，涌向横无际涯的洞庭湖。

又过了 7 年多，长征途中的红军攻

克了一座名为遵义的城市。此前的中央

红军在广西的兴安、全州一带强渡湘江，

以惨痛的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

封锁线，又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

军。当时的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出发时

的 8.6万余人，锐减至 3万余人。1934年

12 月 15 日，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3 天

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接

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向以遵义为中

心 的 川 黔 边 地 区 进 军 ，史 称“ 黎 平 会

议”。1935 年 1 月 7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

队在强渡乌江后占领遵义。

随 后 ，在 遵 义 老 城 的 一 幢 坐 北 朝

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一次会议

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

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

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

了中国革命。

多年前，我在贵州遵义也意外遇见

了另一条湘江。那是一条弯弯曲曲的

河，也是一条美丽的河。河水从遵义北

部的三阁公园入城，经过这里最古老的

桥“ 高 桥 ”，绕 过 城 中 最 美 的 山“ 凤 凰

山”，再经由万里路、龙溪桥穿城而过，

一路南行，径直泻入奔腾的乌江。

遵义的湘江倏然让我有了许多遐

想。这条河是乌江左岸的支流，在历史

上称之为“芙蓉江”，到了明代始称“湘

江”。从橘子洲头的湘江，到遵义城下

的湘江，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

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我久久凝视着

牌楼檐下那块“遵义会议会址”黑漆金

字匾。沿小楼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穿

过回廊就是当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的会场了。

那东墙上的挂钟还记得吗？那难

忘历史的场景：从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遵义会议一连开了 3 天，气氛紧

张激烈，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那

褐色的长方桌还记得吗？当遵义会议

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连队时，天空正

下着蒙蒙细雨，红军将士们都激动得难

以自抑，泪水与雨水交融……

行文至此，我豁然顿悟：这不是历

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橘子洲

头的湘江和遵义城下的湘江，在中华

民族历史征程的重要节点上，有过一

次“最完美的遇见”。自此，中国共产

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问题。

又过 14 年，1949 年的金秋，在北京

城，伟人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随

着 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开国大典，一个

划时代的历史时刻到来了。北去的湘

水，东去的长江，也在狂涛般欢腾。

三

湘江北去。我脚下的湘水泛着光

波，碧绿得像一块翡翠。湘江很长，自

南向北，流经广西和湖南，仅干流就绵

延近千公里，流域面积近 10 万平方公

里。我的视野也从橘子洲头，延伸到

了零陵、汨罗江、岳阳楼、罗霄山、遵义

城 …… 这 些 地 名 或 为 湘 江 流 经 之 处 ，

或与湘江有所关联。湘江之水就像流

淌的历史，闪耀着中华文明和时代风

云的历史之光。

那 年 深 秋 的 一 个 傍 晚 ，我 背 着 行

囊，来到桂林兴安的湘江边，站在“界首

渡口”的碑石旁。空荡荡的江面上，孤

零零泊着一只竹筏，还有一群在水中游

动的小鸭子。那个场景留给我的印象

太深了——残阳如血，映于江上，泛起

层层红色涟漪，犹如血染的江水在默默

流向远方。

界首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四个

渡口之一。1934 年 11 月，中央红军以

第 1、第 9 军团为左纵队，第 3、第 8 军团

为右纵队，军委第 1、第 2 纵队及第 5 军

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在界首到全州

连绵 30 公里的狭长地域，与优势敌军

展开了殊死搏杀。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

为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

存亡的关键一战。数万红军将士倒在

湘江两岸，以鲜血和生命粉碎了敌军围

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血泊里爬

出来的红军，也由此浴血重生。

界首古镇有座三官堂，因供奉道教

尊神天官、地官、水官而得名。三官堂

坐西面东，门临湘江，与界首渡口咫尺

之隔，当年为红 1、红 3 军团的指挥所，

故而改称“红军堂”。

古 镇 古 街 口 南 侧 ，有 块 广 西 壮 族

自治区政府立的石碑，上书：“湘江战

役旧址红军堂”。展板上，记录着红军

将 士 血 战 湘 江 的 往 事 ：“1934 年 11 月

底，李天佑率红 3 军团第 5 师从界首突

破湘江……”

那天是 11 月 26 日，师长李天佑在

广西灌阳文市附近接到军团部命令，即

率 红 5 师 赶 到 灌 阳 新 圩 阻 击 敌 人 ，要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 3 天至 4 天”。

这是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生死之

战。红 5 师参战的只有 2 个团共 3000

多人，而国民党桂军是 2 个师又 1 个团

共 1.4 万人。敌众我寡，但红 5 师在 4 天

时间里，硬是扛住了桂军在飞机大炮掩

护下的轮番猛攻。

战至 29 日晚，红 5 师退至虎形山和

楠木山一线坚守。期间，红 15 团团长

白志文、政委罗元发先后负重伤，师参

谋长胡震代理红 15 团团长，在组织反

击时也牺牲了。红 14 团团长黄冕昌重

伤不下火线，最终牺牲在阵地上，政委

毛国雄也身负重伤。11 月 30 日临近傍

晚，李天佑接到命令：中央机关及军委

纵 队 已 全 部 渡 过 湘 江 ，红 5 师 撤 出 战

斗，将阻击任务交给红 6 师。

红 5 师撤下阵地后，仅剩不到 1000

人，大量的营、连、排干部伤亡。望着残

阳如血的天际，望着鲜血染红的湘江，

李天佑泪流满面。自此，当地人民“三

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15 年后的 1949 年 12 月，已是人民

解放军第 38 军军长的李天佑在观礼开

国大典后不久，就赶往前线参加解放

全广西的战役。途经界首时，将军不

禁想起惨烈悲壮的湘江战役。他肃立

在湘江岸边眼含热泪，良久无言。他

的夫人杜启远在晚年犹记当年情景：

“他去了界首湘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

神 色 很 沉 重 。 他 就 说 在 那 里 打 了 一

仗，打的那一仗太残忍了，他说他的几

个主要的干部都牺牲了。那天晚上他

就没吃好饭。”

这 件 事 在 李 天 佑 的 回 忆 文 章《把

敌人挡在湘江面前》中也有记述：“这

天，本来想赶到兴安宿营，但车子来不

及 ，便 在 临 江 的 一 个 镇 子 上 停 下 来 。

我向老板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老板回

答说：‘界首。’啊！界首！这是多么熟

悉的地方呀！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

偶然的历史巧合，又把我带回了 15 年

前 长 征 时 在 这 里 掩 护 党 中 央 渡 湘 江

的战场上……”

四

湘江北去。我在离开橘子洲头的

那一刻，回望映着绿荫倒影的湘江，万

千思绪也随湘水流向远方。我仿佛见

到了 90 年前，从于都出发的红军将士

一路北上，一路斩关夺隘，一路剑及履

及，一路血雨腥风。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悠悠湘江水，滚滚湘

江波，记录了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中的

苦难辉煌，也应了当年李天佑在界首遇

见的那位老乡说的话：“当年广西军十

几万人围着你们打，也没有消灭你们，

现在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他们，打到他们

老窝了。”

英雄当无悔。他们的流血牺牲，换

来了一片新天地。

记得那天，我徜徉在界首老码头。

满目草木葱茏，湘江波澜不兴，一切都

那般隽美祥和，早已没有了“烽火连三

月”的岁月梦痕。但我仍要说：悠远的

往事并没有烟消云散。

在湘江边，我和一位钓鱼老者聊了

起来。他告诉我：“我们界首的龙船不

少哩，只可惜你来得不是时候。”

“我怎么没见到一艘龙船呢？”我面

露疑色。

“每年的龙船赛后，人们就把龙船

沉入到湘江里，也就是‘藏龙’，第二年

端午节前再将龙船起出，叫‘起龙’，先

试划，搞小赛，再大赛。”他告诉我，“到

大赛时，船队将彩旗插满江岸，两岸都

是欢呼的声响，那锣鼓敲得把天都要震

破了。人们还会往湘江里撒酒饭、扔粽

子，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呢。”

闲聊中，一群嬉笑的娃娃从我们眼

前一窝蜂似的跑过，领头的小男孩手里

还攥着一把刷着黑漆的木制小手枪。

也许从爷爷或太爷爷的口中，他也曾听

说过当年红军过湘江的故事吧。那些

倒下的年轻人本来也是可以当爷爷或

太爷爷的，只可惜他们的年龄永远定格

在青春岁月里。他们的姓名也许少人

知晓，他们的初心却穿越了时空，化作

江畔那片夺目的晚霞。

那天晚上，江风徐徐，灯火煜煜，我

漫步古镇老街，感受着千年古镇安宁中

的热闹。数百间上楼下廊的骑楼，沿湘

江一字排开，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灯火长

链。相传这条老街始建于明朝崇祯年

间，足有千米之长，一色青石板路。老

街上，排列着一家挨一家的骑楼商铺，

有旅馆、理发铺、裁缝铺、榨油坊、中药

铺、杂货铺、米酒坊……当地的老乡告

诉我，界首老街也称“红军街”，是广西

境内保存完好的古街之一。

在湘江之畔美丽的夜色里，我感受

到了这座古镇的呼吸。千年古镇依湘

江而建，与湘水共枕，那一盏盏红灯笼，

随风摇曳在幽长的古巷里，与夜色湘江

中的点点渔火相映成趣，也为这安详的

夜晚添了一抹诗意。

湘江北去，携着橘子洲头的秋色，也

携着对界首渡口的回忆。我坐上摆渡车

往外走，一路俯瞰江水流淌，竹林葱葱，

偶有橘树枝头还挂着橙黄的橘子。看着

这方如诗如画的风景，我的思绪逐波，又

一次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

湘 江 北 去
■剑 钧

剑钧，本名刘建军，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古宅》《巴黎背

影》、长篇纪实文学《守桥翁的中国梦》

《中国智能之城》、散文（诗）集《写给岁

月的情书》等。

第6294期

湘江·1934（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张庆涛作

特别报道《湘江之畔永恒的红色记忆》

作者小记


